
第２２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７年６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２Ｎｏ３

Ｊｕｎｅ２０１７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７．０３．０２４

张爱玲自译作品中的变译现象 

———以《桂花蒸阿小悲秋》为例

赵　琰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２８）

［摘　要］自译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翻译，涉及到了翻译者和创作者的身份重叠。自译者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和创作空间，自译
作品是译者创作生命的循环。基于接受美学理论中的读者接受论，张爱玲在自译短篇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充分发挥其

主体性，有意识地选择翻译策略，产生了大量的变译现象，译文虽不完全忠实原文，但顺应了目的语读者的交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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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自译和自译者

（一）自译

自译，即由作者翻译自己的作品，是翻译研究中

比较复杂却不常见的现象。绝大部分翻译学术专著

或论文集的索引中都没有“自译”（ｓｅｌ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这
一术语。较详细的介绍只出现于《翻译研究词典》，

其中谈到波波维奇将自译界定为“由作者将原作变

成另一种语言的翻译”。［１］国内外对自译者和自译作

品的研究十分有限，国外比较著名的自译者有贝克

特、纳博科夫和泰戈尔等，国内比较著名的自译者有

萧乾、张爱玲、卞之琳、白先勇等。

（二）自译者和作为自译者的张爱玲

自译者，即是创作者，又是翻译自己创造的作

品的翻译者。这种双重的身份必然使自译者不同

于一般的译者。在翻译界，不同译者对于同一文

本，由于理解不同，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译本；而对翻

译作品的优劣评判是根据是否把握了原作的意蕴，

忠实于原作等。而作为自译者，同时也是最能把握

作品的原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自译便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了这一标准的纠葛。自译这种特殊的翻译现

象，也因此减少了因为重译而离原著越来越远的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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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它能更准确地把握原作，甚至有时会帮助我们

更好地解读文本。但另一方面，自译作品中一文两

作的情况很明显，因为自译者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和

创作空间，比一般译者更倾向于在译文中进行变

动，译者的主体性在自译过程中更加突出。随着作

者的创造心理，译入语语境的变化和读者的转变，

自译者在翻译自己作品过程中采取更多灵活的翻

译方法。

在中国自译史上，张爱玲的自译最为典型，自

译在张爱玲文学翻译生涯中是最具特点的。她自

译的作品共有十四篇，包括散文、短篇小说和中长

篇小说几种类型。有人总结过，除了《金锁记》，她

的自译作品大多不能称得上是“忠实”。这是因为

张爱玲利用自己的原作者身份，在自译过程中充分

发挥了译者主体性，对原作进行了改写式的翻译。

但她的这种改写翻译是有特定原因和特定目的，并

不是随心所欲的。因此，对其自译的研究能助于改

进某些翻译策略，并且帮助我们理解文学作品跨文

化传译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于 １９６２年的
ＳｈａｍｅＡｍａｈ，原文是张爱玲１９４４年在上海发表的
短篇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后来应著名作家聂华

苓之请收入她所编的英文作品集中。《桂花蒸阿小

悲秋》的女主人公阿小是张爱玲最偏爱的一个人

物，［２］５这也是译者选择该作品自译的一个直接动

机。《桂花蒸阿小悲秋》描写了一个上海女佣一天

２４小时的生活。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是：作为一
个劳动阶级女性，阿小身上没有苦大仇深的阶级意

识，她不是被动的、可怜的，而是主动地跟试图控制

她的洋主人拉锯，显示了一定的历史能动性。

张爱玲在翻译过程中做了很多删减和改动。

如原文约１２７４０个字的《桂花蒸阿小悲秋》，其中
约３５８８个汉字所表达的意思没有被译成英文。除
删减外，译文中有很多改译现象，少量增译现象。

这些删减、改译和增译既避免了给读者带来交流障

碍，又恰当地传达了小说情感和内容。

　　二　读者接受理论和自译者

（一）读者接受理论

王佐良在评论严复的翻译时指出：“吸引预定

的读者是任何翻译家不能忽视的大事。”［３］翻译是

对话性的，是为特定读者服务的。读者接受理论便

充分表明了读者的作用和重要性。接受美学（ｒｅ

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又称接受理论（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ｈｅｏ
ｒｙ），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在德国诞生。接受美
学理论认为，在文本的解读过程中，读者及其具体

化在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中心地位。接受美学的

核心即读者，而读者的具体化也就是他的“期待视

野”与文学本文的“期待视野”相互融合的过程。

接受美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确立了读者的中心

地位。翻译活动不应只是原作者和原作的独白，而

是译者带着“期待视野”在文本的“召唤结构”的作

用下，与隐含的作者进行对话和交流后形成的“视

野融合”。然而译者在追求“期待视野”与文本融

合的同时，还必须考虑译文与译文读者的关系，考

虑译文读者与译文的“视野融合”问题。［４］给读者

阅读是翻译的最终目的。译文的读者有着各自的

“期待视野”与“审美要求”，并且对同一部作品的

理解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体验的加深、时代的变

迁而发生转变。因此，译者面对读者，更多地要考

虑现时读者群体的需求与接受水平，译作才能唤起

读者群的大体相同的反应。

（二）张爱玲自译中的读者观

张爱玲独特的读者观表现为她很照顾目的语

读者，不惜调整原作内容或结构以便于他们理解与

接受，这使她在翻译过程中注意调和读者主体和译

者主体，产出高品质的译文，也使她的创作具有更

持久的魅力。张爱玲的自译作品与原作相比有不

少出入，如果从“忠实”角度看，不能说达到了要求。

但并没有译者不尊重原作或是对原作误读的问题。

我们认为，当时张爱玲急需在新的环境中重新确立

她的作家地位。张爱玲对原作的改动是为了文学

作品的流传，出于为己所用的目的。特殊的翻译充

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甚至有些“背叛”原作，出发

点便是让读者接受，最基础和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读

者的接受和理解。张爱玲的自译作品在“信”上惹

人争议，但在“达”和“雅”上却达到了很高的高度，

翻译与写作相融合，译作与原作同样优美。

《桂花蒸阿小悲秋》的英文题目 ＳｈａｍｅＡｍａｈ
取自文中男主人公因为阿小宗记错电话号码而所

说的一句半责备、半开玩笑的话。译者一方面是为

了使题目更加明确，另一方面也是顾到英文读者的

接受，而文中的题记完全忽略不译也是为了不给目

的语读者造成困扰。另外人名在自译过程中也发

生了变化。女主人公阿小译成 ＡｈＮｅｅ，男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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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儿达译成 Ｓｃｈａｔｈｔ，百顺改成 ＳｈｉｎＦａ，秀琴改成
ＮｉｎｇＭｅｉ，都是考虑到英文读者的感受。还有译文
出现的删节和增译等都是自译者在考虑读者接受

的情况所做的变动。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张爱玲作

为自译者在充分发挥了其译者主动性，并且始终把

读者的接受作为其翻译活动考虑的重要因素。

　　三　《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变译现象

长期以来，人们把“忠实”视为翻译的唯一标

准，因此忽视了对变译的研究。变译现象自古有

之，却饱受偏见。“所谓变译，指译者据特定条件

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

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５］

变译中的译者需要具备更高的素质来充分发

挥其译者主体性，在目标读者的摄取心态和有效需

求的影响下，读者能够大胆地对原文相关信息进行

变译。而在自译过程中，自译者充分发挥其译者主

体性对自己创作的作品进行有意识的变译，通过合

适的手段和方法的运用，更好地为目的语读者服

务。虽然自译作品属于一种重写式翻译，但是自译

者并不是任意为之。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目的语读

者，而采取灵活的翻译变通方式，在自译作品中会

出现较之其它翻译形式更多的变译现象。

从《桂花蒸阿小悲秋》中英文的对比研究发现，

自译作品 ＳｈａｍｅＡｍａｈ基本保留了原文的语言特
点、情节结构和叙事主线，但在细节部分却有很多

调整，即变译之处，如大幅度的删减、增译、改译和

段落合并现象等。

（一）改

译文中有很多改译现象。一是张爱玲在译文

中对原作有删减的地方进行补缀产生了改译；二是

为了便于目的语读者接受。

１．对题目和题记的改译。首先是题目和题记
的翻译调整。《桂花蒸阿小悲秋》的英文题目

ＳｈａｍｅＡｍａｈ取自文中男主人公因为阿小宗记错电
话号码而所说的一句半责备、半开玩笑的话，这样

使得题目和故事情节非常贴近，即揭示了主题又反

衬出真正应该难为情的应该是洋主人，而不是阿

小。中文题目《桂花蒸阿小悲秋》下附有作者好友

炎婴的题记：“秋是一个歌，但是 “桂花蒸”的夜，像

在厨房里吹的萧调，白天像小孩子唱的歌，又热又

熟又清又湿。”［６］１０４从题目和题记来看，作品极具中

国传统文学的色彩，因为作品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桂花蒸”的字样，作者便借炎婴的题记来解释这一

含义。但是题记烘托的抒情气氛并不能被英文读

者所体会，而且英文题目中也没有“桂花蒸”的字

样，因此相应的题记也要作删除，这么做是为了题

目更加明确和读者更好地接受。

２．对姓名的改译。张爱玲向来重视人名及人
名翻译，文中这样翻译人名她必然有自己的考虑。

在译文中，“阿小”改为“ＡｈＮｅｅ”，“哥儿达”改为
“Ｓｃｈａｃｈｔ”，“百顺”为“ＳｈｉｎＦａ”，“秀琴”为“Ｎｉｎｇ
Ｍｅｉ”，文中有名字的四个人物全被改名。“阿小”
是个成年女性，而一个成年女性都还没有个正式的

名字，这一名字暗示着她的渺小和普通，也暗含了

中国底层女性卑微的地位。如果音译名字就无法

刻画这些含义，意译又会误会成她只是个子小巧才

被叫这名字。英语中有这样的人名，如 ＭｒｓＫｅｌｌｙ
ＪａｍｅｓＮéｅＷｈｉｔｅ，即詹姆斯太太，婚前原姓怀特。
其中的“Ｎéｅ”一词是源于法语，用来提示原名，使
用于已婚妇女名字之后，婚前名字之前。张爱玲将

该词稍做改动，用“ＡｈＮｅｅ”来传递原名隐含的信
息，包含了女人无名无姓或有名无地位的含义。据

水晶分析，张爱玲像福楼拜，替故事中角色起名字

是煞费思量。哥儿达这个名字的灵感显然来自《金

瓶梅》，因为他实际上是个西洋“西门庆”。［２］１９普通

读者一看或一听“哥儿达”的名字就知道是外国人

的名字，还给人“公子哥儿”“花花公子”的联想，非

常符合该人物性格特征。这个名字也无法音译或

意译，张爱玲改译为德国名字“Ｓｃｈａｃｈｔ”，以顺应英
美读者心理。张爱玲还细心地在下文中作了这样

一处改动：“他（指哥儿达）要是不在上海，外国的

外国人都要去打仗去的，早打死了！”［６］１０６译为“Ｉｆ
ｈｅｓｎｏｔ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ｓ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ｈａｖｅｔｏ
ｇｏｔｏｗａｒ，ｈｅ’ｄｂｅｄｅａｄｌｏｎｇａｇｏ”．［７］９３也印证了此
分析。该译文发表的 １９６２年距二战结束时间不
远，德国人形象还没有翻身，一个德国人在中国做

一些为欧美正统读者认为伤风败俗、不够体面的事

情，应该不会引起英语读者的抗议和拒绝。此外，

将“百顺”改为“ＳｈｉｎＦａ”，“秀琴”改为“ＮｉｎｇＭｅｉ”，
是出于原姓名音译出来不容易标注和发音，不利于

读者的记忆。

３．对文化意义词汇和谚语的改译。小说中极
具中国文化色彩的词汇和谚语具有丰厚的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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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直译往往使读者不知其意，张爱玲充分考虑目

的语读者阅读，采取了意译的翻译策略，即避免了

给读者带来交流障碍，又恰当地传达了文化信息。

例如：“这点子工夫还惦记着玩！还不快触祭了上

学去！”［６］１０４译为：“Ｏｎｌｙａｍｏｍｅｎｔｌｅｆｔａｎｄｙｏｕｒ
ｍｉｎｄｓｔｉｌｌｏｎｐｌａｙｉｎｇ！Ｆｅｅｄ，ｙｏｕｌｉｔｔｌｅｄｅｖｉｌ，ａｎｄｇｏ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７］９８中国有祭祀的风俗，人们在很多节日都
会向神佛或祖先备供品行礼。祭祀时人们会在供

桌上摆上很多供神享用的贡品，任何人都不能碰也

不能吃这些贡品，否则就是心不诚。如果有人有了

偷吃了这些食物，那便是“触祭”了。这里张爱玲考

虑了目的语语境和读者接受，使用“ｆｅｅｄ”和“ｄｅｖｉｌ”
两个词使读者了解到百顺吃了不应该吃的东西受

到了责骂，从而向西方读者展现灿烂多彩的中国文

化。又例如：“随李小姐信不信，总之不使她太下不

来台……”［６］１１９译 为：“Ｗｈｅｔｈｅｒｓｈ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ｉｔｏｒ
ｎｏｔｉｔｗｏｕｌｄｍａｋｅｉｔｌｅｓｓｅｍｂａｒｒａｓｓｉｎｇ．”［７］１０８又如：
“他马上声音硬化起来，丁是丁，卯是卯的。”［６］１２０译

为：“Ｔｈｅｍｏｍｅｎｔｈｅｓｐｏｋｅｎｏｆｒｅｎｄｅｚｖｏｕｓｈｉｓｖｏｉｃｅ
ｈａｒｄｅｎｅｄ，ｈｅｂｅｃａｍ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ｉｋｅ．”［７］１１０如果直译
“下不来台”和“丁是丁，卯是卯”，目的语读者会不

知所云，张爱玲凭借深厚的英文功底精心选用了

“ｅｍｂａｒｒａｓｓｉｎｇ”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ｉｋｅ”，准确地向读者传
达了谚语涵义。

（二）减

译文中有很多删减。删减后，译作中小说的主

线变得更简单清晰，也弱化了洋人的“不上等”形

象，目的就是为了读者接受。如原文约１２７４０个汉
字的《桂花蒸阿小悲秋》，其中约３５８８个汉字（将
近占到三分之一）所表达的意思没有被译成英文。

所删减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删去了很

多对阿小的东家———洋人哥儿达的负面描写；第

二，删去了对阿小正面形象的描写；第三，有关楼上

新婚夫妇的所有事；第四，删去了有关异常气味的

描写；此外，还删去了一些对主题基本上不产生影

响的细节。比如一封中文家书和一些零碎的细节

描写。在所有删减中，前两类的量最大。

１．对阿小的东家———洋人哥儿达的负面描写
的删减。为了进入白人的主流社会，照顾英语读者

的种族自尊心，不惹目的语读者反感，在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桂花蒸阿小悲秋》被输入英语世界时，只好删

去原作中对哥儿达那些明显的负面描写。研究者

水晶对哥儿达的结论是“无论明喻暗喻，张爱玲无

非想指陈一点：哥儿达无非是一个从事不名誉贱业

的牛郎（男娼）”。［２］２９例如：“主人脸上的肉像是没

烧熟，红拉拉的带着血丝子”“她（广告上裸体美

人）是哥儿达先生的理想，至今还未给他碰到过。

碰到了，他也不过想占她一点便宜就算了。如果太

麻烦，那也就犯不着；他一来是美人迟暮，越发需要

经济时间与金钱，而且也看开了，所有的女人都差

不多。他向来主张结交良家妇女，或者给半卖淫的

女人一点业余的罗曼斯，也不想她们劫富济贫，只

要两不来去好了。他深知久赌必输，久恋必苦的道

理，他在赌台上总是看看风色，趁势捞了一点就带

了走，非常知足”。［６］１０５

２．对阿小正面形象的描写删减。在小说里，阿
小不仅勤劳善良，还很有自己的见解，独立思考，有

正义感。她经济独立，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和孩子。

在译作中，张爱玲删除了那些对阿小内心感受和心

理活动的描写。例如：主人说：“阿妈，今天晚上预

备两个人的饭。买一磅牛肉。”阿小说：“先煨汤，

再把它炸一炸？”主人点点头。阿小说：“还要点什

么呢？”［６］１０７译为：“Ａｍａｈ，”ｈｅｓａｉｄ，“ｄｉｎｎｅｒｆｏｒ
ｔｗｏｔｏｎｉｇｈｔ．Ｂｕｙａｐｏｕｎｄｏｆｂｅｅｆ．”“Ｙｅｓ，Ｍａｓ
ｔｅｒ．”［７］９６译文中删去了阿小发表自己见解和思想
的部分回答，让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对主人唯命是

从，没有自己思想和见解的女仆形象。这样保守、

思想麻木的中国女人形象正好符合西方读者的阅

读心理。又例如：“她对哥儿达突然有一种母性的

卫护，坚决而厉害。”［６］１２０张爱玲删除了对阿小所具

有的正义感的描写。在小说里，阿小非常正义地想

保护自己的主人，并且想挽回自己主人的面子，但

是为了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心理，张爱玲选择了

删减阿小的正义感。

３．对有关楼上新婚夫妇的所有事的删减。为
了更加突出主线，张爱玲翻译时删去少量人物和相

关事件，《桂花蒸阿小悲秋》篇幅不长，全篇没有故

事，也没有什么情节，涉及的人物有１２个之多，人
物穿插在阿小一天忙碌而平淡的工作和生活中，译

成英文的话难免使英语读者糊涂。

４．对有关异常气味的描写的删减。鉴于有些
描写很可能会造成误解或误读，引起英语读者的不

悦，译者删减了部分此类描写。如开篇不久有一段

对拥挤电车的描写：“她被挤得站立不牢，脸贴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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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高个子的深蓝布长衫，那深蓝布因为肮脏到极

点，有一点奇异的柔软，简直没有布的劲道；从那蓝

布的深处一蓬一蓬发出它内在的热气”。［６］１０４张爱

玲在译文中将这部分描写都省掉了。

（三）增

译作中还有少量增译现象。为了便于读者理

解女主人公现在的情境，增加了一大段介绍阿小以

前的合法丈夫如何远赴澳洲淘金和如何失去联系

的内容，这不同于普通的增译，也算是对删去内容

的一种补偿。

（四）编

原文中有多处段落在译文中被分成了许多小

段落，使原作内容更加条理化、有序化，使之更完

美，编排成更易于目的语读者接受的结构。

自译这种特殊形态的翻译形式，为翻译研究提

供了另一个视角，由此也会加深对翻译的认识和理

解。张爱玲在自译其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的过

程中，为了最充分最直接地满足目的语读者对象而

在自译过程中采取变通手法，使得译文中出现了大

量的变译现象。对这些变译现象进行分析，并将读

者接受理论和自译者的主体性结合起来，能助于改

进某些翻译策略，并且帮助我们理解文学作品跨文

化传译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对自译这种翻译

形式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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